
最后的小皮匠 李一能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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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我家隔壁的老街区正在旧改，居民搬走

了一大半。去年底从一个弄堂口路过，看到

了一个老熟人的身影。哟！没想到他居然

还在！

这位熟人姓王，是弄堂口摆摊的修理

匠，虽然60多岁了,但大家都还叫他“小皮

匠”，因为他从绍兴初来上海时，是毛头小伙

子。别看只是几元钱的小买卖，几十年前可

是实打实的“高薪职业”，靠着一把修鞋刀撑

起一个家，不仅在上海买了房，还把儿子培

养成才。一晃眼40多年过去了，摊还是那个

摊，只是小王变成了老王。

如今的修理摊生意不比当年，加上一

大半的老顾客都搬走了，一天坐下来赚不

到几元钱，可能连车钱饭钱都不够，但老王

还是每天准点出现。“老王，怎么还来上班

啊，这里都快拆了。”老王看看我慢悠悠地

说：“这不是还有一些居民没搬走吗？”随后

弄堂口走出一位爷叔，和老王说了几句只

有他们能听懂的“弄堂八卦”，两人相视一

笑。顿时我明白了，他这不是在做生意，是

在养老啊。

对老王而言，一辈子最好的时光都留

在这个弄堂口，每一个居民他都认识，所

有的家长里短他都知道，他早已和这片街

坊融为一体，如今弄堂都快没了，他还能

去哪呢？

面对这个问题，老王神情有些落寞，一

连说了两个不知道。记得几年前，我第一

次采访他时，还说万一弄堂拆了他就退休，

回绍兴养老去。但如今真的要拆，才发现

自己无处可去，唯一的出路，只有守着这个

弄堂口，陪伴这里的人和物，直到最后一天

的来临。

“他们说让我今后去社区服务中心继续

修，但在那里只能修鞋子，我其他的手艺不

就浪费了？再说老顾客都搬走了，我找谁

‘嘎讪胡’去呢？”看着老王喃喃自语的样子，

心里突然想起了电影《海上钢琴师》中那位

死活不肯下船的琴痴。

希望老王能够享受接下来在弄堂口的

每一天，并且找到退休后人生新的方向。社

区更迭、匠人老去，这样的规律无法避免。

但相信从这里离开的人们，记忆中将永远住

着一个弄堂口的小皮匠，以及那些分享“弄

堂八卦”的日子。

2022年第一场大流星雨今晨来临

在“不夜之城”，更需要“暗夜自由”
“从空间维度上看，徐家汇比南汇嘴亮了25倍；从

时间维度来看，从1994年到2011年，佘山的天光背
景增加了170倍。”这组数据，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物
理与天文学院副研究员刘成则团队长期的研究。
“天空剧场”精彩常在。作为2022年开年大戏，第

一场大规模流星雨象限仪座流星雨在今天凌晨4时40

分前后迎来了极大值，天顶每时出现率达到120。象
限仪座流星雨与英仙座流星雨、双子座流星并称为北
半球三大流星雨。
可有些市民心中有个问号：当户外广告牌、大型电

子屏、灯光秀越来越“炫”，在“不夜之城”，我们还有“观
星自由”吗？

■ 刘成则团队在采集数据

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天光背景被照亮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天文系。次

年起，天文系开始招收天文专业本科生。为
了使学生的天文知识能学以致用，“光污染调
研”成为本科生暑期社会实践的命题。测量
天光亮度、提高公众对光污染的关注度和重
视程度，刘成则带着学生在南汇嘴公园、佘
山、徐家汇开始定点采集数据——这些地方
包括了上海的观星胜地、天文观测站点和光
污染“重灾区”。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际天文界

就提出了光污染的概念。后来，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了光污染的定义：一
是过量的光辐射对人类生活和生产环境造成
不良影响的现象；二是成为影响光学望远镜所
能观测到的最暗天体极限的因素之一。
通过采集到的数据，团队发现，从空间维

度上看，南汇嘴和滴水湖虽然只有短短5公里
不到的路程，天光背景相差3倍，徐家汇更是
比南汇嘴亮了25倍；从时间维度来看，佘山观
测站几十年的观测数据显示，从1994年到
2011年，佘山的天光背景增加了170倍。
“在徐家汇，望远镜视场内可见的恒星仅

十几颗；而在南汇嘴，其西北市区方向受光污
染影响下也难以开展观测。”刘成则略显无奈
地表示。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学传播室高级

主管、上海天文学会秘书长汤海明向记者强
调，对于天象观测而言，光的漫反射是件“着
实麻烦的事”。“有些建筑体在照明的时候，采
用射灯的方式——从地面或建筑体内打出灯
光，将建筑体照得通亮。”汤海明说，“在这一
过程中，有些光不可避免地反射、甚至是直射
到空中，这就造成了天光背景被照亮。”

东滩湿地是观星宝地
“去年双子座流星雨爆发期间，我和家人

在阳台上就看到了一颗很亮的流星。”汤海明
回忆。象限仪座流星雨的活跃期将延续到本
月中旬。那么在上海，究竟哪儿才算是“观星
胜地”？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如
何在有限条件下获得更佳观测体验?
“观测流星雨不仅要天空足够黑，并且周

边环境要相对开阔。”汤海明说，“此外，要避免
光源直射眼睛。而这在上海是可以做到的。”
这些观点也得到了刘成则的赞同。他认

为，上海天光条件最好的地方是崇明，东滩湿
地是天文发烧友们钟爱的观星地点，此外南
汇嘴公园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观看流星雨的
时候，要先让眼睛适应一段时间的黑暗环境，
此时瞳孔会扩大，可以看到更暗的流星。”他
还建议大家控制手机的使用，因为手机屏幕
光亮会使瞳孔迅速缩小。
不过，就科学研究的天文观测而言，东部

沿海地区已经不适合了。我国新建的天文观
测站点正在向新疆、青海、西藏等天光条件更
好的地区转移。“光污染提升了天光背景的亮
度，这是不争的事实。”汤海明表示，“但社会

发展是必须的，天文研究的开展也依赖于社
会发展。”

对白亮污染要说“不”
除了夜间城市照明带来的光污染，光污

染在白天也存在。“白亮污染主要是由于太阳
光强烈时，照射到城市建筑物中的玻璃幕墙、
釉面砖墙等反射形成的。”上海建科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郑耿涛解释。
据介绍，白亮污染可分为三个等级：可接

受、轻微影响和严重影响。评估污染等级主要
从反射光角度和亮度值来考量。“比如光直射到
居民家中了，那角度越小影响就越大；亮度值显
然就与污染严重度呈正比了。”郑耿涛表示。
郑耿涛特别提到了2012年施行的《上海

市建筑玻璃幕墙管理办法》。“其中规定了，玻
璃幕墙在设计阶段，就必须开展光反射环境
影响的技术评估。”他感慨，“对白亮污染说
‘不’，上海走在了前列。”后来，国家和地方对
于玻璃幕墙管理评价的标准与体系逐步量
化，郑耿涛和团队同事们也愈发忙碌，莘庄地
铁站、静安寺交通枢纽、徐汇滨江……
“对于白亮污染，上海采取的是防治结

合、预防为主的策略。”郑耿涛说。一旦玻璃
幕墙建设完成后，发现对附近居民造成光污
染，无论是更换还是贴膜，治理成本都很高。
只有在建设前通过有效的评价体系规避光污
染影响，才是“一劳永逸”的好办法。“我们建
议，上海的玻璃幕墙从光污染评价到项目验
收，能够‘一条龙’管理；并根据周边环境相应
加紧或放宽光污染的管理标准。”郑耿涛告诉
记者。最近，他和同事们还在研究中发现，在

建筑外立面增加垂直向遮阳板，并调节其宽
度和密度，能有效降低甚至消除光污染。

呼吁划定暗夜保护区
熠熠星光，或许是植物节律的提醒者，也

会是动物夜行的指引者，更是人类梦想的点
亮者。可人们发现，当太阳落下后，接管天空
的是愈发“璀璨炫目”的城市户外广告牌、楼
宇灯光、绿化灯光装饰……
“除了对天文观测的巨大干扰，光污染对

健康也有不良影响。”刘成则提到，长期暴露
在刺眼灯光下会伤害视力，频繁变换亮度的
灯光会引起眼睛疲劳，而紫外光线会对眼睛
产生直接伤害。此外，光污染还给交通安全
埋下隐患——“交通补光灯‘亮瞎眼’”问题曾
多次登上热搜，引起不少司机的共鸣。
然而，城市光源设备纷繁复杂，光源质量

参差不齐，对光污染的预防和治理涉及环境、
市政、住建、公安等多个部门，而我国目前在法
律、法规、规章层面对防治光污染尚存空白。
因此，短时间内难以从源头上限制光污染对环
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刘成则呼吁，希望能够
在一定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划定暗夜保护区，
在城市规划中引入智慧照明控制系统，推动景
观照明分模式精细化管控，不使用炫目刺眼、
变化的灯光装置等，在减小了光污染的同时也
实现了节能减排；对个人来说，尽量减少在光
污染严重地区的停留时间，卧室配备遮光窗
帘，晚上休息关灯后不看手机等等，做好自我
防护，减小光污染对身体的伤害。
“去年夏天开放的上海天文馆选址临港

就是考虑到远离城市光污染，有利于天文观

测，但如果不对城市光源建设进行规范管理，
将来的南汇嘴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佘山？”刘成
则发出“灵魂拷问”，他希望团队的调研数据
能引起大家对光污染的关注，也能够得到相
关部门的重视。
“当夜晚越来越亮时，黑夜与星空就成了我

们每个人都应当珍视和保护的宝贵资源。”汤海
明说。如何让后代仰望天空时，看到的不只有
飞机，而是满天繁星，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空间站看流星雨
体验如何？

现在，“感觉良好”三人组还在太空“出差”，
那么在“太空之家”里，他们能否欣赏到一场动
人心魄的流星雨呢？要知道，天宫空间站距离
地面约400公里，而流星燃烧发光的位置大概
距离地面50-100公里。“因此，当一些大且明亮
的流星冲入大气层与大气摩擦发光的时候，在
空间站的宇航员们也能俯视看到这一壮观的景
象。”汤海明说。

不过在他看来，在“太空之家”欣赏流星
雨，或许观测条件并不如地面。
“首先，天宫空间站内部有很多照明的

灯光及屏幕，这会对观测形成干扰；其次，中
国空间站每90分钟绕地球一次，换句话说，
宇航员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看到地球上比较
亮的地方，这对眼睛会造成刺激，影响对暗
弱天体的观测能力。”汤海明说。不过，这些
也都是理论推测，从空间站看流星雨是种怎
样的体验，也只有“感觉良好”三人组自己知
道了。


